
开采太阳的人
——记 蒲 白 矿 务 局 南 井头 矿 （报 告 文 学 ）

周矢

当你听到中央电视台报道 山西三交河
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井下147人全部丧
生的消息时 ，你作何感想 ？

消息传来时 ，我只觉得全身紧张 ，头
皮发麻 。恰恰是在那一天 ，我刚从陕西一
个煤矿的矿井下归来 ，在那里 ，我结识了
许多新朋友 。

这里的头儿们说 ：只请你帮我们做一
件事 ，请你多宣传宣传我们矿工吧 ，我们
给他们的太少太少 了 ，他们应该得到更多
的人的认识和理解……

乍一见到这几位头儿 ，你无法判断他
们的实际年龄。矿长李金保眼角 布满了皱
纹，隆起的下眼睑告诉我 ，这位1970年进
矿的农村轮换工经历了无数井下 的艰辛 ，
可他说他才刚满40岁 。我问他象他这样矿
工出身的头儿有几个时 ，
他指着身边的王继成副矿
长说：“这就是一位。”
在这个矿上 ，矿工 出身的
领导人 占了百分之六十 。

对这些头儿们来说 ，
最重要的什么 ？李金保说 ：
完成任务全不怕 ，只怕半
夜里来 电话 。矿长们是轮
流值夜班的，“只要生产
秩序正常 ，夜班一般不打
电话 。而一旦 电话铃响了 ，
不是 冒 顶就是——”他没
说下去 ，他不愿意说下去 。

他是陕西省蒲 白 矿务局南井头煤矿的
矿长 。

在他之前 ，这里的矿长叫 许 田 才 ，书
记叫麻挺楠 ，我在两年前就认识他们 。新
老班子人是换了 ，心眼儿却一样 ，他们一
心一意想做的就是 ：让矿工们高高兴兴地
下井 ，平平安安地出井 。所有这些头儿们
与矿工一起下井 已经成了惯例 ，只要上头
没有人来检查工作 ，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
井下 。掘一队的队长许麦启告诉我 ，李矿
长一周至少下四次井 ，有时一待就待十几
个小时 。作为生产副矿长的王继成 ，下井
的天数就更多了 。去年采一队工作面 冒 顶 ，
李金保一听说 ，就跑步赶到井下指挥战斗 ，
一直干了16个小时不换班 ，直到大家安全
撤离矿井为止 。

我在井下认识了采二队的技术员 ，名
字叫景志毅 ，我约他到我的住处来聊天 。
他告诉我 ，他们采二队有一次上 中班 ，因
为客观原因 ，直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升井 ，
一位干部看见了 ，就大声吆喝他们立刻升
井，恰巧王继成副矿长走到这里 。王继成
把那干部拉到巷道一边 ，批评他说：“你
说话就不能客气点？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
矿工们？没有他们 ，靠你我能把这些煤挖
上去！”景志毅说 ，王矿长说得很低 ，很

深沉 ，那声音 差一点都让他流泪了 。
在这样的头儿带领下 ，这个矿从1986

年8月 投产 ，只用 了三 年 多 时 间 ，到1990
年就达 到 了30万 吨 的 设计投产指标 ，完
成了 30.5万 吨 。不仅如 此 ，去 年 ，南井
头矿是西北四省区 6个矿 务局 中 最好 的 单
位之一。1986年 获得能源部爆破器材管
理标兵，1987年获全国煤矿安全系统先进
安监处称号，1988年达标能源部二级质量
标准化矿井，1989年 中煤总公司授予职工
生活福利管理设施达标矿，1990年又达部
一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。他们曾创造过927
天安全无死亡纪录 ，离千 日 安全只差72天
了。

可李矿长、刘书记、王副矿长他们一
致对我说 ：你来了 ，我们热烈欢迎 ，可是

不要宣传我们 。不是怕树大
招风 ，只觉得我们给矿工们
的太少太少了 。请你帮我们
做一件事 ，多宣传宣传我们
的矿工吧 ，他们应该得到更
多的人的认识和理解……

这里 的 一 位 全 国 劳 模
说：俺没文化 ，俺天生就是
个挖煤的 。你叫俺坐办公室 ，
俺坐不了 。可是他正患着二
期煤、矽肺病……

我无法把这位全国劳模
与一般的矿工区别开来 ，除
了他有一个大鼻子 以外我再

找不到别 的特点了 。也许正 因为这鼻子 ，
他吸进的煤粉特别 多 ，挖煤26年 ，如今成
了二期煤 、矽肺患者 。

可他至今还在井下 。
矿长下了死命令 ：看住许麦启 ，不准

他下井 。可他还是往井下钻 。二期煤、矽
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走向死亡！1965
年同许麦启一起下井挖煤的伙伴们 ，如今
全部上井了 ，井下只剩下他一个 ，可他还
在挖 。

他是南井头矿采一队的队长 。他这个
队从建队 以来只 出过4次小工伤 ，擦破点
皮什么 的 ，无一死亡 ，是全矿的安全先进
队，先后曾获得过37次奖励 。

就是这样一个人 ，我找他采访时 ，他
只会笑 ，笑声 中还带着时断时续的轻声咳
嗽。问他为什么不退到井上来：“不是说 ，
你如今不下井 ，工资一分也不会少么？”
他笑笑说：“俺没文化 ，俺天生就是个挖
煤的 。你叫俺坐办公室 ，俺坐不了 。再说 ，
俺也 习惯了 ，俺离不开那些早晚都在一起
的伙伴们……”

这是实话 ，在井下 ，一个队就是一个
整体。而南井头矿的每一个采煤队每一个
掘进队 ，都是一个凝聚着奉献精神的群体 ，
无论什么人进入这样一个群体 ，你必然要

被感染 ，
被升华 。

王双
喜就是这
样成为先
进生产者

的。
说起王双喜 ，全蒲

白矿务局无人不知无人
不晓 。他曾经是这个局
的一霸 ：打人动刀子 ，
偷人耍流氓 ，没有他不
会干不敢干的 。他老子
气坏了 ，用绳子捆了他
的手拉 出皮带没头没脸
地抽 ，他一声不吭 ，由
老子打 。老子抽 累了 ，
呼哧呼哧坐在凳子上喘
气，他却闷闷的问一声 ：

“ 完了吧？”转身就走
了，还去打架干坏事 。
因为这 ，他被判了七年
徒刑 。出 了狱 ，矿务局
的领导要求下面的矿长
们接受他 ，连问几个矿
都没人敢接 ，最后到了
南井头矿掘四队 。

掘四队的书记叫杨
忠全 。

杨忠全告 诉我：“我不怕捣人 。我们
这里每一个队都是一个集体 ，一个改造 自
然也改造人的集体 。王双喜捣么？好 ，我
让你带班 ，当 临时班长 ，交给你的全是职
工子弟 中 的刺儿头 ！王双喜 当 头儿 ，你别
说，还真行 ，头一个月 评掘进尺度 ，王双
喜班得了第一 ，以后 月 月 都是第一 。别 的
班不好伺候的人 ，一到他班里 ，全是好样
的，你说怪不怪？”

王双喜说话 的时候 ，两只手不停地互
相扭着 ，那一对豹子眼一点儿也没有凶相 ，
倒显得脉脉含情的样子：“咋说哩 。他们
服我。我说 ，你捣？你还能捣过我去？我
比你会捣 ！有一回分活儿 ，是清渣 ，又脏
又累 。有一位斜着眼瞪着我 ，还骂人 。我
一看二话不说就扑上去了。”

“ 打了一架？”
“ 没 。扑上去 ，他让开了 。我拍拍他

的肩膀 ，叫他坐下来 ，就同他说我的教训 ，
我的过去 。把他说哭了 。就这样 ，我拿起
铁锨 ，带头干 ，他就跟着也拿起铁锨了。”

开头的时候 ，有一回打回风巷 ，斜坡 ，
30多米全是页岩 ，一放炮就冒 顶 ，一 冒就
七、八米 ，又是裸体巷道 ，不支撑 。架棚
没人敢去 。杨忠全说 ：我上 。队长 ，副队
长全上了 ，再加上一个王双喜 。四个人干
了20多天 ，那才是时时刻刻等着挨石头砸
哩。结果王双喜一直干到底没耍一丝一毫
熊。全队对他另眼相看了 ，成了先进生产
者，又升了掘四队的副队长 。真是有什么
样的集体就出什么样的人才 ！

我用矿灯照他的脸 ，只看见一团黑煤
上闪 着 两个 白 眼仁儿 。我说 ：伙什 ，你
在想 什么 ？他说 ，你 问 我么 ，我啥也没
想……

由王副矿长打头 ，刘铁民书记断后 ，
我们一行人下了井 。不知道一共是多少级
石阶 ，只记得我的脚被矮了十八回 ，穿过
一条一条黑幽幽的巷道 ，路便越走越窄 了 。

到后来 ，我们不得不弯了腰从钢质支撑中钻
过去 ，再后来 ，我们只好手足着地在溜子一
侧爬行 。

终于 ，我们到了 工作面上 。这里是炮采
工作面 ，大约刚放过炮 ，里面的烟还没除尽 ，
脚边的溜子哗啦啦不停地响 ，全身满脸乌黑
的矿工 ，正手握铁锨把轰下的煤块铲到溜子
上去送走 。为了我们的安全 ，王矿长一声令
下，溜子全停了 ，矿工们不顾脏不顾湿 ，就
地坐在了煤堆上 ，有的索性躺在煤堆里休息 。
我知道 ，就在这80米深的地底下 ，每个坑道
里都有这样的矿工在挖掘着 。

我走到工作面 前 ，被王矿长一把拉住了 ，
说只让远远看一眼 ，前面没有支撑 ，太危险 。
可我明 明看见隐约的矿灯光 中那里站了三四
个矿工正在工作 ，难道我的命就这么值钱 ？
王矿长臂 力很大 ，我拗不过他 ，只得退下来 ，
凑到一位蹲着的矿工身边 ，问他：“伙计 ，
你这会儿想什么？”

他一怔 ，说：“问我么？我啥也没想。”
我俯下身 ，用头顶上安全帽上 的矿灯去

寻找他的脸。我只看到一 团乌黑的石头 ，石
头上有一对闪着 白 光的眼仁儿正盯着我。看
着他全身乌黑 ，我突然想起上午参观他们宿
舍时看到的雪 白 的床单 ，干净得一尘不染的
宿舍全部实行了公寓化管理 ，床单 、被褥全
是公家的 ，定期免费洗刷 。每一层楼都有洗
衣间 、电视室 、游艺室 、阅览室 ，还有探亲
房。我还参观了工作服公管处 ，矿工们上了
井，把脏工作服交到公管处 ，把洗净补好的
净衣服领出来 。据刘书记介绍 ，仅此一项 ，
就投资6万元 ，买回了大型洗衣机和烘干箱 。
还有食堂 ，一天24小时供应热饭 。据说有一
回矿工们升井迟了 ，食堂没了热菜 ，为此李
矿长还发了脾气……

是的 ，矿工们如此辛苦 ，作为矿上的头
儿们 ，无论怎么操心 ，他们总觉得没有尽到
责任 。这一点 ，没有下过井的局外人是不会
知道的 。当我们升井后坐在全天供应热水的
浴池 中搓洗我的黑脸黑手时 ，我看见身边一
位青年矿工正用一块黑色的软橡皮用 力搓他
的指 甲 ，这时我不 由 得又想到在井下看到的
一个一个黑人 。正是这些全身乌黑的矿们 ，
在没有一丝光亮的井下 ，为千家万户不缺少
光和热 ：一刻不停地在开采着 ，挖掘着 ，他
们确确实实是一群开采太阳的勇士 ！

于是我在心里祈求 ：给这些开采太阳的
人们 ，送去一个温暖的太阳一颗温暖的心吧 。
难道他们不是最有资格享受太 阳的光泽的英
雄么 ？

更正：5月 7日 本版诗 《我多想 》作者
系苏海萍 ，误为克林 。


